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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到来时，秦淮河边的春水涨了，蛰伏了一冬
的鱼，肚皮上的脂肪消耗了一半，立刻进入活跃的觅
食期，咬钩也积极了起来。一到黄昏，河边就聚集了
大量五六十岁的垂钓族，男性居多，每个人都带着白
色塑料桶，或者给鱼补氧的小拎箱，手提小马扎。他
们装备齐全，会依照不同的天气和鱼情，使用不同的
伸缩钓竿，蚯蚓、小虾、鸡胸肉等鱼饵应有尽有，讲究
的人还会带上蚊香，坐下来，贴近左边脚踝点上一
盘，右边脚踝边再点上一盘。

白天越来越长，老张到家，装上酸奶和面包，马
上就与邻居大哥一同来河边垂钓。省去吃晚饭的功
夫，还有望见到夕阳的光线点亮了萌动的柳芽，芽头
像一粒粒的鹅黄琉璃那么美，鸟儿发出清脆的啼鸣，
像口中含着这些琉璃在蹦跳、雀跃。老张听着鸟鸣，
有点走神，他回忆妻子对他垂钓上瘾的嗔怪，不由得
在这如金的光线中微笑。

孩子去异地上大学或工作后，中年夫妻从沉重
的责任中释放出来，都面临着重建自己的交际圈。
老张也不例外。到了万物复苏的春天，谁不想走出
家门，呼朋引伴，充实自己的生活呢。

当然，去何处与朋友“碰头”，才令人舒适，老张
也摸索了许久。一开始，他选择与伙伴下棋，嫌网上
下棋冷清，常与邻居相聚在小区的紫藤长廊下，落子
震天响。天黑后，有邻居推来摩托车，打开雪亮的大
灯照亮，众人也要把棋局进行下去，但有一点令老
张厌烦：观棋不语者少，好为人师者多，他很不喜
欢思考时有人在耳边喋喋不休，甚至还有人不容分
说捉住他的手，想替他落子。过了一阵，他的棋瘾
退潮了。

后来，他又与喜爱摄影的朋友相约拍鸟，旅行费
用急涨，镜头越买越贵，而且，他发现自己有个改不
掉的缺点——只要见到稀罕的鸟，就会不由自主地
发出惊叹，这也会遭到同行者的白眼，怪他沉不住
气，让鸟儿受惊飞走。

再后来，老张迷上了与人相约打羽毛球，但打过
球的人都知道，这项运动很挑搭档，跟水平很低的人
打，不过瘾；跟水平很高的人打，你就成了捡球童子；

加上迷上这项运动的人越来越多，球场也很难约，老
张无奈之下，后来只能偶尔与妻子在小区广场上练
练手。

最终，他找到了与同龄人碰头的最自然的方式
——垂钓。他开车去八卦洲和江心洲垂钓，乘坐S9
号线去固城湖垂钓，当然最多的，还是去家门口的秦
淮河垂钓。

他发现，这是一种和煦又松散的“碰头会”，关系
比较好的几个男人，有邻居，也有住得比较近的发小
或同事，会在50米长的河岸上相逢，坐得最近的两
个人可以聊一聊儿子为自己55岁大寿发来的鲜花，
单位在工会所在的楼层新建了标准乒乓球台，或者
自己的体检报告侥幸消灭了几个上升箭头；如果当
时比较疲累，也可以什么都不聊，只要递给人半杯刚
从保温杯倒出来的茶，就可以坐于男人们暖烘烘的
默契中了。老张觉得，男人间的友谊在酒桌之外的
地方很难培育，就因为他们不自觉地将竞争意识引
入了休闲活动，下棋、打羽毛球、拍鸟，无时无刻不惦
记着超越别人，而垂钓这件事，光惦记着超越别人并没
有用，鱼何时咬钩，取决于当天的气温、气压，以及鱼的
状态。于是，包括老张在内的男人们，不得不放松了紧
绷绷的心弦，他们逐渐变得和蔼、轻松、随遇而安。

他们只是坐于春风中，任由一根柳丝痒痒地扫
拂头发，任由河中某条大鱼凌空跳跃，而自己的钓竿
在一个多小时内毫无动静。此时此刻，老张能明显
感觉到，只要放下得失心，现实中的诸多苦恼终将散
逸在这如美酒一般的夜色中。

哪怕当天运气不好，老张也不见得最后会空着
手回去。一旦老张收起小马扎，就有钓友前来查看
他的小水桶，若发现他收获不多，转眼间一条翘嘴
白，两条野生鲫鱼，一条红尾鱼，不容分说塞到他的
水桶里。老张微笑，他知道钓友的好意推却不得，因
为，一下子钓了十七八条小鲫鱼是多么发愁啊，钓友
回去一准又要被收拾鱼的老婆数落了。大家把收获
分一分，确保每家餐桌上有不多也不少的鲫鱼豆腐
汤，或黄豆红烧小杂鱼，这垂钓事业，这默契十足的
碰头，才能晃晃悠悠地进行下去啊。

在河岸上碰头
明前茶

许多年前的一个春天，一群人在荷塘中，
荡舟赏春。一池荷叶，翩翩飞蝶，好不惬意！
行至荷深处，划桨的老周感叹道，人生呀，就
该这样，像眼前这春光，不冷不热。顶好顶好
的东西，都是微寒中，带着那么一股暖意。就
好像，咱们这些人。

这话，说得一船的人，个个龇牙咧嘴，呵
呵直笑。

谁的人生里，没有几个旧时光里走出来
的旧相识？年少时，心门敞开，接纳彼此。后
来，天南地北，天各一方。关系，看似越来越
淡，联系也日渐稀薄。但只要一个照面，就能
让熟悉的感觉，涌上心头，重新将两人拉回旧
时光里。

就像我们这群人。年轻时，挺黏糊。走
到哪儿，都是一群人呼呼喝喝。后来，岁数渐
长，各自有了小家庭。于是，渐渐各走各路。
但每次只要有机会聚在一起，言谈之间，个个
脸上都是春风弥漫，暖意浓浓。

这样的关系，像极了春天。或许，正如老
周所言，顶好顶好的东西，不管人或事，总是
带着一股春意。不冷不热，不寒不暑。明面
上，看似疏远了，实则在岁月这张滤网中，滤
去了浮华，沉淀了情谊。

顶好顶好的春意，不仅在于人与人之间，
也在于过日子之中。

一个人，如果在一件事上，短时间内倾注
了大量的热情，结果多半是虎头蛇尾。过犹
不及，这话不假。过了，反倒让眼前的事，成
了负担，而失去了乐趣。于是，到了最后，兴
味索然，渐行渐远。

反倒是那些，把兴趣当成春天一样的
人，看似不远不近，不冷不热，但总能在看起
来冷淡的表象下，保持着一颗不舍不弃的
心。这样的心，就像春
天的风，虽犹带寒意，
却有着春暖花开的魔
力。拂过之处，遍地开
花。

人与事，就该有着
这么一颗容纳春意的
心。不黏糊，不冷，也不
热，但在删繁就简中，春
意浓浓，透着一股舒朗
清爽的气息，于天高云
淡中，与春同行。这就
像一个人，心怀暖春，足
迹过后，春暖花开。

春意浅
郭华悦

用微信与远方的朋友聊天，是件很愉快的
事情。

朋友说，白天买了两株黄月季苗，心情好了一阵
子，晚饭前在山坡上挖了些浮土，又将旧有的花盆洗
净，分开来栽下，浇了定根水，万事大吉。过了一会，又
发来一条，说她喜欢黄色花卉，黄菊，黄梅，黄月季，黄
玫瑰。我说，我也喜欢黄花，因为黄花是乐观、快乐与
友谊的象征。

朋友离得很远，远在金沙江畔一座钢铁山城里，
那里地处横断山脉，冬暖夏温，栽花这件事，自然走在
我们前头。我回说，长江与淮河间，当下正是三九天。
俗话说：“三九二十七，篱头吹觱篥。”我家阳台上的花
木，大多转移进了室内，好让它们避免“风刀霜剑严相
逼”的窘态。朋友便问我，你那里，现在都有些什么
花？我随口回复，就当下而言，蜡梅意气风发，红梅含
苞待放；作为寒花的代表，枇杷虽说加息开放，但那是
这个城市的。殊不知朋友一看，居然来了劲，说她尤喜
梅花，却也不薄蜡梅，让我明天把它们倩影拍下来，好
让她也分享到远在万里之外的梅影。我二话没说，欣
然答应下来。

恰巧这几天阳光普照，天气晴好。早餐后，由潜
山路老宅前往安居苑住处，上得楼来，一一将花盆移
回露台之上，好让花木们感受一下冬阳的恩惠。为
了拍照时鲜亮些，有的还喷了些水，打算中午接外
孙放学之后，喷到枝叶上的水也挥发得差不多了，
再来拍照。

午后，提了数码相机，兴趣盎然地重返楼顶的露
台，推开门，眼前的景象，却让我大惊失色：枝劲花繁的
蜡梅，像是遭到了劫洗，花朵竟然所剩无几了。四下寻
视，但见几只白头翁，嘴里衔着金黄的花骨朵，见到我，
一激灵，展翅而飞。起飞前，特意朝我点了一下头，像
是做错了事的孩子，落荒而逃。

站在楼顶上四望，我们这座城市，在一段时间内，
似乎成了货真价实的大工地，挖掘机像英雄，排山倒
海，碴土车似醉汉，横冲直撞。冬天里，小鸟觅食的地
盘，本来就少得可怜，搅拌机一吼，小鸟们的静好岁
月，岂有不破碎之理！不承想，为了生存，它们凭着敏
锐的嗅觉，闻香下马而来，光顾我楼顶的小小花园，风
华正茂的蜡梅，已开的朵儿，未放的蕾儿，顷刻间，香
消玉殒了。

等我把这份遗憾，委婉告诉朋友之时，本以为朋友会
嗔怪我做事不周，连这点小事都不能让她如愿。没想
到，朋友居然在键盘上敲下这么一段话：好开心哟！
还有那么多小东西，和我一样喜欢你的梅花……

今天难得又是一个大太阳，阁楼与露台，被透明
的阳光笼罩着。沐浴在暖暖的冬阳下，看到蜡梅枝头
虽然稀如晨星，但红梅因为骨朵尚小，逃过了一劫，也
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况且，眼下的一切，谈不上疏影
横斜，暗香浮动，然而风韵尚在，神采不减，心下不免暗
喜，便对着蜡梅与红梅，顺光与逆光，整株与特写，侧
影与正容，一一拍了下来。简单整理了一下图片，随
即发到朋友的手机里，然后再给这一组照片，编排了
一个总题目：且遣梅影拜梅魂。

朋友姓蜀名川梅，与某些名字里带“梅”字的女子
一样，体若九嶷英皇，神似姑射仙子，近看似花，远观
如梦。试想她收到图片，看到红梅羞涩地打着朵儿，
看到蜡梅委曲地强打精神，她是爱笑的，这回她的脸
上，会浮现什么样的笑容呢？

且遣梅影拜梅魂
程耀恺

报春 李海波 摄


